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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中神灵形象的精神分析

李彤

摘要：《九歌》是屈原描绘楚人心中神灵形象的代表作，突出表现了先民多样的

文化追求。本文通过对《九歌》中神灵的形象分析，挖掘出楚文化思想崇

美、肉体永生、行为进取三点精神内核，在面对美好情感时他们大胆追求；

在面对生死欲望时他们祈盼用祭祀达到永生；在面对神灵时他们以自强不

息的精神在现世中觉醒，展现了楚人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楚文化、纯粹美、向死而生、进取精神

一、纯粹美的向往

“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提到：“现实生活经验

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的必备基本条件。”
[1]
深厚的长江文化孕育出楚人的浪漫，

这也是他们追求纯粹美的基础。在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中提出纯粹

美是不以对象为前提而确定该对象是什么的，是一种无利害、无概念、无目的先

验美学。
[2]

《九歌》中的神灵真情实感、个性鲜明，在《湘君》和《湘夫人》

两篇中尤为明显，他们的形象即为纯粹之美的化身。

（一）神灵形象的纯粹美

《湘君》和《湘夫人》形象的“纯粹美”首先体现在神灵外貌上。两神均

以清秀纯真著称，湘君翩翩君子之风，湘夫人巧笑倩兮之姿。两神性情单纯可爱，

[1] 朱光潜：《谈美书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1页。
[2]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92页。



因为误会相见时神情幽怨：“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1]
。湘夫人为心上

人精心打扮，吹箫传达思念，湘君则脑中规划起与湘夫人的未来图景，为她盖院

请神。粗心大意略带耿直的湘君、心思敏感却敢爱敢恨的湘夫人便跃然纸上。

湘君湘夫人纯粹形象的展现，是楚人心中的桃花源世界，也是荆楚大地风土

人情的映射。在楚人眼中，湘水二神是纯洁美好、真实可爱的“纯粹美”，而不

是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依存美”。湘君与湘夫人就像两个楚国情窦初开的男

女，彼此爱慕却敏感至极，在等不到对方期间想尽对方缺点来减少惦念，真实地

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隐含了楚人对于纯真爱情的美好寄寓。

借助诗句的情感和韵律，神灵形象的“纯粹美”展现得更为明显。“美要眇

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2]
描绘了湘夫人精心打

扮，与附近其他神灵打好招呼，静待湘君到来的迫切，深化了湘夫人的“少女形

象”。两篇诗作都以相同的句式与格式，也都同样是倒叙的手法，站在湘君角度

写湘夫人，站在湘夫人角度写湘君，互相对应的两首诗让普通的事件瞬间有了张

力，整洁押韵、手法多样，整齐的韵律和细腻的情感，让主人公的形象兼具美感

与真实，使人沉浸其中。

（二）纯粹的人神交合之美

楚人把“纯粹美”带给他们的愉悦贯彻到了极致。和两位神灵间的爱情相比，

先民与湘君、湘夫人的情感交流更具感染性。在一曲神的恋歌中，先民体验着他

们的爱恨离合———恍兮神兮，惚兮人兮，在祭祀仪式中绘制出浪漫幻想的“人

神恋歌”。这是纯粹的精神交合，这是不含任何杂质的灵魂碰撞。在《九歌·湘

[1]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63页。
[2]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1页。



君》的仪式中由巫者带领，在祭湘君时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

湘夫人时则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楚人

都借此机会大胆表达对美丽神灵的青睐之情，神灵即为先民心中理想的爱情对

象，在迎接仪式中展现楚人迷狂追逐兼具外表与心灵“纯粹美”的神灵们。

祭祀仪式阶段划分寄予了先民对人间“纯洁美好”爱情的向往。在迎神阶段，

神至人亦来的感受源于他们“万物有灵论”的神灵观，化万物为灵乃是人对世界

深深眷恋之情的体现，湘夫人与万物交代让他们帮助自己约会，体现先民希望人

间的理想爱情得到所有人和万事万物的祝福和帮助; 在飨神阶段，共生情境的幻

觉是基于先民对巫身份的共情理解，让人间爱情也能如神灵般永生，与纯洁的湘

水神一样共情共生; 送神阶段的迷狂喜悦状态，仿佛是人间理想的爱情真的得到

天神和巫神的保护和庇佑，预示着今后美好幸福生活的来临，寄予了先民理想化

的生活：与美丽高贵的神灵恋爱，并且爱情长生不死。大胆而奇丽的想象表达楚

人对与神灵般美丽纯粹者相恋的渴望，却不能所愿只得寄身于此的失意。

整个祭祀过程丰富而完整，先民与神一同在纯洁而迷幻的时空中遨游，他们

在奏乐中演绎湘夫人思念心上人的干净笛声，在舞蹈中表现湘君未来与湘夫人共

度良辰美景的奇妙畅想，在歌曲中代入进去自己深爱美丽神灵的纯粹旋律，此刻

他们就是湘君和湘夫人，纯粹而悠扬的一切艺术都在为“人神恋”歌颂。对于先

民来说，想象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是如此模糊，在祭祀中迷幻时空转换的呈现，

使那些关于神灵、神迹以及神境的潜意识内容复苏于单纯的想象中，祭典也成为

了人与神相互交合、纯粹爱恋的演绎。

二、向死而生的周旋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为了逃避死亡而永生，古代皇帝把祭天看做维护

恒久生命最重要的方式，以显示对神灵的畏惧、对先祖的感恩以求得到庇佑。用

娱神来逃避死亡、造福子孙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荆楚大地，这是人类对

自然的敬畏、依恋，也是一种强大的信念。“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体会生死

的意义”，经历过无数战乱死亡，他们把生命寄托在对天神深刻的情感中，决心

向死而生，用极强的危机意识和谨慎的仪式减缓死亡的来临，这是楚人渴望永生

的现实表现。

（一）生死的认知

《九歌》中《大司命》一篇展现了楚人对生死的认知和谨慎。古人以为大司

命是掌管命运之神，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解释道:“大司命通司人之生死，

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
[1]
这是楚人先祖对人身后

事的考量——出生与死亡。《大司命》云:“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2]
楚地风俗好祀鬼神，楚人以为人之寿夭必有神灵主宰，因而奉祀大司命，这也

是为何大司命在先民面前有如此高傲冷漠形象的原因。《史记·天官书》云:“北

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
[3]
这再

一次强调了大司命重要的价值所在。生死无可避免，但通过敬天祭神即可长寿，

这就是楚人对死的畏惧和生的留恋。此外，屈原创作《大司命》可以说就是自身

际遇的隐晦展现，通过想象塑造出司命的威严、神力的形象,以象征楚王的权威

与冷酷,表达得到君王赏识的政治愿望破灭后的“愁思沸郁”,它也是屈原“见己

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的兴寄之作。

[1] 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36页。
[2]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76页。
[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83页。



如果说在《湘君》和《湘夫人》中先民的仪式还是大胆奔放的，在《大司命》

中则是恭敬谨慎的，“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
[1]
这刻画了楚人虔诚追

逐大司命的情景。在祭祀时由男巫饰大司命，由女巫迎神，其唱词由大司命和迎

神女巫穿插配合演唱，迎神女巫对大司命表现出一厢情愿的热爱与追求。但在整

个过程中大司命丝毫不为之所动，以高傲冷漠的形象示人，他的骄傲之处正是掌

握了万物的生死，所以人们必须以敬仰的姿态小心完成整个仪式，丝毫不敢怠慢，

否则阳寿就会有所削减。

除此之外，楚国贵族们在死后的仪式比其他地区的贵族更为纷繁复杂，其他

地区较为重视以金银财物慰藉死者，楚地则以细致周密的祭祀仪式表达对神灵死

者的尊敬，除了有让死者安息的目的外，他们更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让死者和神

灵庇佑在世之人长寿，子孙后代生生不息，表现出楚人对生存强烈的欲望和对生

息繁衍的重视。

（二）向死而生的观念

楚国地处南方，在面临很多暴雨洪水、天灾人祸时感到无力，为自己渺小不

能与天抗衡的力量有清醒的认知。他们渴望长寿，在《大司命》中充分表达了先

民对于生存的欲望和现世的眷恋。但同时他们也渴望死后升神，祈盼自己能有如

神灵版自如和权力，各类生活用具的设计展现了楚人向死而生的观念。

以《大司命》为入口，我们也可以从文物中探寻楚人的生死观。考古学家在

1972 年出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了朱地彩绘棺，棺身被各式花纹图案及漆

画所装饰，充满神秘与艺术感。彩绘棺是由汉代楚地所发掘的，其背后蕴藏着深

[1]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76页。



厚的楚文化。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和左侧面上所绘为仙山，《山海经·海内西经》

言：“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白神

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1]
《淮南子·地形篇》

曰：“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

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2]

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都会跨过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昆仑山，天上的

神灵跨过天门，步出天界便到了昆仑山，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的作用，

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展现了一个人神共在、流动飞扬、变幻神奇的世界，是

楚人“死后升神”的幻想。在朱地彩绘棺漆画纹样中，各个要素都暗含着祈祷升

天的寓意，棺椁内外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构成了一个理想与现实交错的时空。

除了对本来畏惧的死亡加以幻想色彩外，楚人也会敬重死亡，冠以荣誉。在

《韩非子·十过》中有讲到禹作漆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为祭器
[3]
，楚人

尚红色，以红色为贵，以赤帝为尊，奠定了楚漆器尚赤的鲜明主调，红为正色，

引喻为楚人崇尚祖先正直的品行和纯正的文风，突出楚人对祖先及死者的尊敬和

崇拜，是“死者为尊”的观念。楚国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龙虎的图

像，是象征楚人和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像，凤总是占据了整个画面，

龙和虎总显得很渺小，楚人以此为荣。于是，凤战胜虎和龙的图像就作为纪念楚

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九歌·国殇》表达了楚人对战争中为国牺牲战

士的赞美，表达死亡是值得的，魂魄是永生不朽的。

综上可以看出楚人虽惧怕死亡，但也渴望向死而生的观念。忠诚信仰神灵，

继而祈盼自己死后可以成为神灵；如果死亡，则死者为尊荣，对所有生前之事可

[1] 《山海经》，方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95页。
[2] 《淮南子》，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36页。
[3] 《韩非子》，高华平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5 年，第 332 页。



既往不咎。从这两点可看出，先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减缓对死亡——这个任何自

然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的恐惧，要求规范生前人的行为礼制和德行，对神灵饱含

忠诚信仰和服侍之心，展现了楚文化神秘多彩而富有凝聚力的一面。阳间长久，

死后成神，并希望自己在后世被子孙所敬，永垂不朽，这就是楚人面对生死的最

理想的状态。

除此之外，从对冷漠大司命的追逐可以看出楚人的信仰强大，强大到把生命

都交付于高傲的大司命，希望在娱神中实现价值。信仰的哲学意义是没有证据的

情况下给予某些条例信任，并保持一成不变。与信任不同，信仰是价值所在，人

们为了超越生活中的有限价值，唯有超越现实的信仰才能弥补人自身局限性的遗

憾。楚人因为在生存时有遗憾却无法超越，所以秉承向死而生的观念，索性也把

自己的渴望寄托在无限的成神之路中，死后便可得到生前信仰的那种无线的力

量，而这些要通过生前谨慎祭祖来实现，凸显了楚文化敬神祭祖的传统和渴望生

生不息的精神内涵。

“时光匆匆不会再来，放宽心怀静候佳音”
[1]
一句能让我们感受到楚人的豁

达。楚人也是有多样的形象，他们有人类固有贪生怕死的本能，有向死而生的执

着信仰，《大司命》最后一句也让我看到了他们清醒豁达的一面：他们能利用强

大的信念支撑自己看似得不到回报的行为，信仰的力量使得他们明知生死不可逆

转，却还要尝试去做。因为人无法逆天改命，所以只能从他们信仰的大司命中得

到慰藉。我们可以从《大司命》中去感受那种纯洁真挚的信仰，感受那坚定的精

神境界和强大的心灵支撑，和愿为子孙后代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付出的努力。

[1]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76页。



三、现世的进取精神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蛮夷之地的楚国也要求得生存，在战乱的时代他们不

得不积极入世，以为子孙开拓道路。在小农经济下，地处南方的楚人尤其需要靠

天吃饭，掌握云雨的云中君自然就成为人们最信赖，祈盼思念的神灵了，先民们

以敬重爱戴之心诉说着对云中君的报答，以舞蹈和唱词表达着对云中女神的一往

情深，同时云中君光辉灿烂的形象更大程度上激励了楚人入世的觉醒，培养了楚

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他们决定靠个体的奋进开拓事业，目光也慢慢下移到

“人”本身当中。

（一）人神关系的反思

“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1]
，

云中君住在天上的殿堂，她与日月齐光，在云里穿着五彩衣自由翱翔。与眷侣湘

君湘夫人不同，云中君高贵典雅，是象征美丽而智慧的神女；与自傲的大司命不

同，云中君被人们视为亲切而功德无量的神灵。关于她的“职业”，学界大多认

为其是云神，王逸《楚辞章句·云中君》注:“云中君，云神，丰隆也，一曰屏

翳。”
[2]
马茂元在《楚辞注释》中亦说:“‘丰隆’、‘屏翳’一神而异名。”

[3]

《云中君》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每一章都是对唱。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这是

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

烂昭昭兮未央。”
[4]
这是一群巫男巫女沐浴芳香、华服盛装，随乐而翩翩起舞，

邀众神降临殿堂，用迷人的舞蹈和音乐招引神明降临。“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

[1]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33页。
[2] 王逸：《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9页。
[3] 马茂元：《楚辞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71页。
[4] 屈原：《楚辞·九歌》，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33页。



句为云中君所唱，表现出神的尊贵、排场与威严。在楚人眼中云有着高覆九州、

广被四海的特征，她有着宽广的胸襟和超凡的气度，先民们虔诚地舞蹈歌颂向往

着云中君。在仪式尾声，当神灵降临结束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表现楚云神

的威严与不凡。

云中君整体给人的形象是光彩照人的，她气宇轩昂，坐着神车，荆楚大地上

的人民在虔诚之外或许多了几分“想要成为”的想法。人们不再完全靠仪式去幻

想短暂的扮演或死后成为神灵，开始重新思考人神之间的关系。神灵灿烂光辉的

生命体震撼了楚人困惑的内心，这种激昂向上的力量使他们的眼光开始下移到现

实世界中，聚焦于个体生活上，他们向往美丽，注重仪式，却也开始思考自己短

暂一生的价值所在。如何在现世生活中尽力达到幻想中神灵世界的理想状态，又

是否能像神灵们那样可以做到豁达而有力量？这些都是楚人在《云中君》中寄予

的进取精神，楚人在现世生活的觉醒也就此拉开帷幕。

（二）自强不息的精神

春秋时期的楚国是西周分封的异姓诸侯王，离中原王畿之地较远，国力较弱。

文化和经济的落后始终是楚人融入中原圈的一道隐形的坎，俯首称臣的恭顺换来

的是中原愈发的蔑视，名义上诸侯国始终换不来本质上的尊重，这时血性和不服

输的精神从楚人的骨子里显现出来，他们开启了筚路蓝缕的进取之路：楚人一方

面开始与周围的部落巧妙周旋扎稳根基；另一方面，他们辛苦开发，把肥沃的土

地变为国家坚实的根基，把民族血性作为部族的铠甲利器。因为长期混居在骁勇

善战的少数部落当中，楚人尚武的血性基因蛰伏在身体深处，他们抓住机会开疆

拓土，开发资源，发展青铜器，楚国因为先民的觉醒和奋进走向强大。



在今天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已经被地壳变化和岁月变迁挤压得变

形，它是迄今为止我国挖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

铜矿遗址。隐忍的楚国因为青铜而崛起，楚武王历尽千辛万苦，用青铜的力量推

动楚国成长为席卷江汉的强国，楚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炉火中锻造出来了。

自此，蛮夷楚地开始抛却只在崇拜中获得光辉的观念，虽然娱神活动还会

延续下去，但是楚人认为，争得别人尊敬和崇拜的目光也很重要，只有辽阔的疆

土才能慰藉自我的丰功伟绩和神灵的广布恩泽，于是他们通过奋进成为南方霸

主。与此同时，楚人开始突破完全的“崇天论”，现世的进取精神让他们开始思

考天人关系，寻求神灵与英雄之间的共同点，寻求上天与人类之间的平衡点。楚

人在现世的战争中肯定自我、建立自信，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展现给后人。

（三）主体意识的觉醒

《云中君》是《离骚》中最有视觉审美的文本，展现了楚文化极致丰富、激

昂向上的一面，楚人将努力追寻神灵的脚步，努力成为光彩而富有生命力的个体。

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和生产生活发展，楚人思想意识发生了变革，社会上出现

了富有远见的思想家，人死后有无灵魂质疑的声音也纷纷出现。人们从政治和经

济发展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纷纷要求摆脱上天主宰人事的情况，强调人

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先民对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和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壮大，楚人进一步挖掘到自身的价值，极大增强了平

凡个体努力进取的动力。除此之外，荆楚文化熏陶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

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荆楚文化添彩增色。
[1]
楚人们也找到了现世的“神灵榜

[1] 徐文武：《楚国思想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页。



样”：华夏始祖神农氏尝遍百草解救民生，春秋五霸楚庄王一鸣惊人，四大君子

春申君才智压群侯，汨罗江屈原忠心壮志殉国酬，襄阳处诸葛亮鞠躬尽瘁、周公

瑾火烧赤壁，四大美女王昭君惊煞鸿雁落荒丘，还有风骚、四大发明与黄鹤楼。

这些杰出的人物、优秀的文明成果现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影响范围甚广，这是

神灵指引了先民创造的光明与伟大，展现现世生活中楚人骨子里向不懈奋进的精

神力量。

从“崇天”到“崇人”，楚人的个体意识在现世的实践与进步中不断增强。

其实，在《九歌》中看似神灵是主题，但作者实际上是把人的爱情寄托在对神灵

的幻想之中，甚至是取代神的意志。在屈原笔下爱情的特征是纯粹发生在两人之

间的情感交流，与物质世界完全无关，此刻精神世界就是神仙世界，人如同游龙

一样活跃徜徉在精神家园之中，《九歌》就是对人性的释放和容受。本质上看，

楚人对爱情世界的关注就是对人自身的密切关注，屈原展现楚人追求的同时，又

实质上赋予了人本身的意义和动力，神只是连接人与人关系的媒介，实则歌颂了

人的伟大精神。

徐文武概括道：“荆楚文化蕴含着先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不分彼此的开

放气度、标新立异的创造意识与以身相殉的爱国情结。”
[1]
很显然《九歌》创作

者屈原的波折而传奇人生经历就是这些楚文化内涵的践行者，这也是巫神文化最

激昂的一面。当我们的眼中不只局限于错综复杂的仪式过程，就会更加理解这神

秘奇丽却又给人以信仰和力量的楚巫文化了。

李学勤认为楚巫文化与后起的宗教不同，尽管都是有神论，但宗教力图使神

左右人，而巫术力图人左右神。宗教的前提是人与天相分，巫术的前提是人与天

[1] 徐文武：《楚国思想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2003 年，第 2页。



相合。
[1]
从《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楚文化内核的内在逻辑：先从“人神恋”的

纯粹美好中发掘楚人的追求，这是楚文化给人大胆的一面；再从敬神奉神看到楚

人对生死的周旋考量，这是楚文化给人谨慎的一面；然而这都是依托于神灵所寄

予的祈望，现世生活的变革让楚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光辉，把对“纯粹美”的追

求、对“向死而生”的渴望都寄托在现世价值的实现中，所以造成了主体意识的

转变，楚人在转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也带给了今人奋发前进的不竭动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1] 黄开栋：《论楚巫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长江论坛》，2020年 04 期，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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